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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春天， 浸润在菜

花香里。 菜花和蝴蝶，几乎就

是春天的剪影。“流水小桥江

路景，疏篱矮屋野人家。 田园

空阔无桃李， 一段春光属菜

花。 ”不管谁读了元代黄庚这

首《田家》诗，眼前出现

的肯定是乡野处处是菜

花的景象。

除了黄庚的 《田

家》，古代诗词中赞美菜

花的佳作数不胜数。 其

中脍炙人口的有杨万里

的“儿童急走追黄蝶，飞

入菜花无处寻”等等。我

从小就喜欢菜花， 用母

亲的话说， 我是在菜花

中玩耍长大的。

小时候， 我住在乡

下， 我总爱带着小花狗和小

伙伴们一起在田野里寻宝

贝。 田里栽了油菜，长的高大

粗壮，当春天来临，它们就相

继开花了。 贪玩的我们总会

乘大人不注意， 偷偷溜到菜

花地里逮青蛙、捕蝴蝶，弄得

满身和脸沾满了金黄的菜花

粉， 犹如一个个化完妆后的

丑小孩。

菜花铺天盖地， 是乡下

最美的春光。 菜花在微风中

轻轻摇曳，夹杂着花香，飘散

在田野和庄子的上空， 那段

时间， 空气里都是菜花的清

香味道。 此时的菜花、田野和

庄子几乎成了绝配。 尤其是

我们孩子与菜花的相关故事

更让人难忘。 年少时，我和小

玩伴们都喜欢到紧靠柴滩旁

的那片菜花田里捉迷藏。常常

一个小伙伴用红领巾蒙住眼

睛数数，其他伙伴往那一望无

际的花海里一钻， 等那

数完数的小伙伴解开蒙

住眼睛的红领巾， 早已

不见伙伴的踪影了。 他

在油菜花田里东一垄西

垄地找我们就是找不

到， 最后只能站在田垄

上叫名字。 玩累了我们

会坐在田垄上， 伸手掰

断一根油菜薹， 撕掉外

表菜皮， 咬一口鲜嫩的

菜薹肉，在嘴里嚼，有一

种滑溜溜、油乎乎、甜甜

的感觉， 一点菜腥味都没有，

很是好吃。

油菜花开的时节，也是孩

子们最快乐的日子。我们刚学

完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

的诗。 书包里放只玻璃瓶，傍

晚放学后，我们几个同村的孩

子连蹦带跳走到油菜田垄上

追黄蝶，大有“儿童急走追黄

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场景。

又是一年菜花黄，漫步行

走在故乡的路边河岸，乡野村

庄随处可见盛开的金灿灿的

菜花，虽然故乡的菜花不像外

地旅游景点的菜花开得那样

烂漫迷人， 但在我的心中，故

乡的菜花永远是最美的。

这不过是个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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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历史舞台

发源于乌泥泾的“棉花革

命”，温暖世界 700 多年，奠定

了上海地区繁荣昌盛的产业基

础，也慢慢成为当时中国的支

柱产业之一。

据《上海纺织工业一百五

十年（1861-2010年大事记）》：

清中叶， 上海地区年产棉布

4500万至 5000万匹，大量销往

东北、山东等地，紫花布等经广

州口岸输出西方各国。 高峰年

间， 每年向国内外市场输出棉

布 3500 万至 4000 万匹， 年贸

易额白银 700万至 800万两。

紫花布为代表的棉纺织

业促进了国计民生。 黄道婆总

结的手工棉纺织技艺，从乌泥

泾传至松江全府，进而传遍整

个江南。 元、明、清三代约 600

年，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棉

纺织业独步全国，成为棉纺织

业最发达的地区，其产品远销

全国各地，有“买不尽松江布，

收不尽魏塘纱”的民谚，也赢

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

赞誉。

经黄道婆的革新和推广，

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水平迅

速提高，到了明代，松江已成为

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上海

纺 织 工 业 一 百 五 十 年

（1861-2010 年大事记）》 的数

据表明，万历年间，上海县 30

万城乡人口中有 20 万人从事

手工棉纺织生产，整个上海地

区年产棉布 3000 万至 3500 万

匹，品种以原棉品种、质地分，

有紫花布、白棉布、黄纱布。

以紫花布为代表的中国棉

织产品，也在欧美产生了巨大

而深远的影响。 据英国 1883

年出版的《中国博览》记载，在

英国人人以穿着紫花布为荣，

似乎没有这种中国棉布裁制的

服装，就不配称为绅士，难以登

大雅之堂。 紫花布成为欧洲许

多贵族、绅士追逐的时尚。 这

种紫花布裤子，如今也作为历

史文物被保存在伦敦的大英

博物馆中。

直到 19 世纪初叶，英国的

纺织工艺仍较为落后，美国的

纺织工业甚至还没有建立起

来。 反观中国， 棉花纺织业已

有数百年的蓬勃发展历程，以

紫花布为代表的棉纺织品在质

地、花色等各个方面都超过了

欧洲生产的布匹，而且价格低

廉。 因此，紫花布被大量出口

到海外，并成为欧美贵族追逐

的时尚物品，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这种局面很快迎来

了巨大改变。 虽然广州怡和洋

行在向他们往来的商家发送的

行情报告中，还说到“中国土产

的‘紫花布’，无论在质地和成

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

但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

用新发明的纺织机器生产的棉

纺织品，在性价比和质量方面

不断进步，最终结果我们都看

到了， 手工终于败给了机器，

“紫花布”也就逐渐淡出了历史

的舞台。

如今，随着各方人士的深

入研究与挖掘，曾一度湮没在

时光中的“紫花布”，拂去历史

尘埃后又再次浮现世人眼前。

百多年前，它作为“中国名片”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行销海外，

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时尚华章，也为上海城市

记忆镌刻下了生动而鲜活的

历史印记。 （完）

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响到

“一带一路”的上海实践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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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一门艺术，优美

的舞姿， 给人以审美的熏

陶，让人如痴如醉。 偌大的

舞蹈房里只有我一人，看着

镜子中优美的舞姿， 我知

道，这不过是个开场。

因为要上文化课， 我停

了将近半年的舞蹈课，马上就

要考级， 可我什么都没有练

习，只好趁着暑假期间集训。

在跳舞前必须有一定

的柔韧性而后来锻炼柔韧

性的“刑罚”还有很多。柔韧

训练是舞蹈的基本功，老师

总是能想尽办法通过柔韧

训练来折磨我们。每次上舞

蹈课，老师一喊：“练功。 ”大

家都像见到了恶魔般的逃

开。但是，该来的总归要来。

我只能强忍着痛苦。一天一

天的练基本功。我几乎从头

开始练，练功也成了我最痛

苦的事。但我知道每天的练

功只是为舞蹈考级的开场。

最残忍的是同学们互

相练功，简直就犹如朋友之

间的“背叛”。当你朋友的脚

踩到你的腿上时， 那个狠

度， 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疼

痛，还有心灵的伤痛。 一股

剧烈的疼痛油然而生，刺激

着我的神经，从腿上的痛很

快传到全身， 一阵又一阵。

这个场景可以用度日如年

来形容，我感觉时间好似静

止了，从窗外投射进教室微

弱的阳光，好像渐渐淡了下

去。 明明只有几分钟，我却

感觉过了整整一天， 果然，

痛苦都是漫长的。舞伴们互

相折磨， 也彼此安慰鼓励，

我知道破茧成蝶前总是要

经历突破自我的痛苦，黑暗

中忍受破茧的煎熬，这是成

蝶前的开场。

练完基本功就开始练

习舞曲，本以为练习舞曲没

有那么难了。 可惜，并非如

此。 为十二级舞蹈考级准

备， 需要练习高难度的舞

曲，想要顺利地排出一支优

美的舞蹈，还需要每天的训

练。 且练舞蹈时，会涉及到

许多的基本功，记动作也成

了我的一大难题。有时即使

是非常努力地练，但就是记

不住动作，没法把动作深刻

印在脑子里。导致经常会被

老师责怪，我只能比常人更

加倍地努力，尽量做到自己

的最好，我明白我无怨无悔

的付出只是一个开场。

当我经过艰苦的训练。

每个基本功的动作都能做

到完美，内心会油然升起满

足骄傲。当我凭借一支舞蹈

在才艺展示时获得认可时

内心充满喜悦，当心情烦闷

时，跳支自己热爱的舞蹈也

能缓解压力，放松心情。 当

我在跳舞时，我就会全身心

地投入，忘记烦恼，忘记一

切琐碎的烦事，全世界好像

都随着韵律而动， 我知道，

这不过是我美好人生的一

个开场。

喧嚣世界外的一方净土，

笔触下舞动的是岁月的温柔，

每一个字，都是时光的低吟，

把昨日的故事，细细咀嚼。

繁星下，独享这份宁静，

诗行里，寻觅心灵的慰藉，

墨香似有千年的故事，

在现代的灯火阑珊中低声诉说。

城市的喧哗与这静谧相隔，

如同两个平行的世界，

在诗的海洋里，我漂流，

找寻着心中那片未知的岸。

一卷诗书伴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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